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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孔子、孟子和荀子三位大儒都曾积极入世，然未果，于是将重心转向了教育领域。他们以人性作为教育

的基础，分别提出了“性相近，习相远”“性善论”和“性恶论”三种人性论。在通过人性引出伦理准

则，在确立以明、正人伦为基础的教育后，推崇道德教育，力求培养出上可治国安邦、下能独善其身的

君子，以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为此，以孔子、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形成了一套以人性为理论基

础、以治理人伦为目的、以培养德才兼备的君子为理想的人性教育观，至今依旧影响着人格教育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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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fucius, Mencius, and Xunzi, three great Confucian scholars, initially sought active engagement in 
worldly affairs but, failing to achieve their goals, shifted their focus to the field of education. Ground-
ing their educational philosophies in human nature, they respectively proposed the theories of “Hu-
man nature is similar, but habits make it diverge,” “Innate Goodness of Human Nature,” and “Innate 
Evil of Human Nature.” By deriving ethical principles from these views on human nature and estab-
lishing an educational foundation centered on enlightenment and proper human relations, they ad-
vocated moral education, striving to cultivate junzi (gentlemen) capable of governing the state and 
maintaining personal integrity, thereby realizing their political ideals. Thus, Confucianism, represented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cpp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5.147341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5.147341


蔡梓杰 
 

 

DOI: 10.12677/acpp.2025.147341 74 哲学进展 
 

by Confucius, Mencius, and Xunzi, developed a humanistic educational philosophy based on theories 
of human nature, aimed at regulating social ethics and nurturing morally and intellectually accom-
plished individuals. This philosophy continues to influence contemporary thought on character ed-
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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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性和教育的关系向来是儒家学者关注的问题，一直以来儒家都认为人性是教育的基础，而其中孔

子、孟子和荀子，三人的人性论和教育观最具代表性。从孔子提出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到孟子主

张的“性善论”，再到荀子秉持的“性恶论”，三种人性观相互缠绕，在中国近两千年的思想史中，几乎

覆盖且影响了各个时代主流学派对人性的思考，为后世的哲学、教育、政治诸多领域的发展，提供了理

论基石[1]。近年来，关于儒家教育思想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不少学者讨论了教育的人性基础问题，

认为儒家以人为本的教育观在两千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国的教育[2]。本文将在现有研究基础上，通过文本

分析和比较研究方法，探讨孔子、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与教育观的异同及其当代价值。 

2. 孔子的人性论和教育观 

在春秋时代晚期社会变革时期，周王室的衰微及各国间的争端不断，使得社会秩序崩坏愈发严重。

当诸侯国以利益为首要目标而崇尚武力征伐时，孔子为求天下安宁，在 51 岁那年，踏上了他的仕途之道。

然而，孔子的理念却与现实环境格格不入，在重重阻碍下，他深感失望而辞去官职，离开了鲁国，踏上

了寻找明君贤主的周游之路。在后来的 14 年间，孔子多次向各国君主阐述自己的政治见解，可遗憾的是，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的主张并未得到实质性的采纳，以至于孔子未能在政治舞台上实现其宏伟抱负。

于是在政治失意后，孔子转向教育，开创了以“仁”为核心的教育体系，试图以此培养出一批士君子，并

由他们代替自己实现理想，使社会重归和谐稳定[3]。 
然而，在当时，教育是属于贵族阶层的特权。为了能够实现士君子的理想，为此孔子以“有教无类”

的教育理念兴办私学，从而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教育垄断现象([4]: p. 596)。《论语·述而》中记载，凡

人“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

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不论求学之人的身份、家境、天资，只要有求学

的意愿，孔子就愿意收其为弟子。可以说，这一举措，不仅为当时的社会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而且对

中国古代教育下移与发展起到了相对重要的推动作用。 
那么，人为什么要接受教育，又该接受何种教育？在《论语·为政》篇中，孔子说：“今之孝者，是

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他认为人若仅依靠本能生活，而不加以学习、分辨，

那么人与动物就没有什么区别。所以，若想以“人”的姿态存在，孔子认为则必须要经过教育。而其关键

则在习“仁”。“仁者，人也”[5] (《礼记·中庸》)，“孝悌，仁之始也”[6] (《论语·学尔》)。因此，

要想成“仁”，便要始于孝悌。然后，孔子认为每个人的先天禀赋都是差不多的，是“性相近”的，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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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后天环境和教育等因素却会让人“习相远”。在这里，孔子虽然没有直接明说人性善恶的问题，但整

本《论语》中，他始终在劝人向善。可见在人性问题上，孔子认为善性才是人该追求的，故而其性善的倾

向则不言而喻了。 
孔子主张通过后天教育引导人的成长和发展，让人明事理、懂道德、知礼仪，帮助人们在自我反思

与实践中，实现道德水平的提升。此外，古往今来许多哲学家和思想家都认为，人有追求物质或精神快

乐的本能。对于快乐的界定，孔子则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6] (《论

语·学而》)孔子认为真正的快乐应该是平淡且持久，并能在日用间时时流行的。而这种平淡且持久的快

乐，则源于日常道德学习和实践的有机结合。故一个人要想成人，就应该去学习，不管刚开始学习的原

因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只要是为了追求道德的提升和人格的完善，而非贪图名利，通过这个过程，人

的心性能够得到提升，其心念将不再限于一事一物的得失，而能达到平淡且持久快乐境界。学，学又该

学点什么？在《论语·季氏》中，孔子问孔鲤：“学礼乎？”“学诗乎？”在得知孔鲤尚未学后，便告诫

他“不学礼，无以立”，“不学诗，无以言”。在孔子看来，社会运行的机制，规范着人们在社会生活各

方面的行为、交往的准则以及维护社会秩序。而只有学“礼”，才能让人能够在社会上立足，懂得如何与

他人相处，遵循社会规范，树立起自身形象与地位。 
“礼”作为外在的文饰，必须与内在的“仁”相互作用，若不然，人就便会流于虚浮。因此，学“礼”

即要人明白人伦关系和其内在的准则，即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这五种关系和这些关系背后的

原因。在繁杂的人际关系中，每个人首当其冲是与父母的亲情，其次是与兄弟姐妹的手足之情。当这种

关系向外延伸，便衍生出家族关系；进一步拓展至社会层面，则有师徒关系、乡邻朋友关系、夫妻关系、

君臣关系等。因此，一个人主要生活在社会当中，那他必然受限于一张庞大复杂的关系网络之中。在这

张网络背后所蕴含的，便是伦理，诚如梁漱溟先生所讲：“凡是关系，便是伦理。”([7]: p. 95)而唯有“尽

伦与尽职”才能有“道德底行为”([8]: p. 118)，所以这便是为什么中国传统教育中，要先教人学“礼”的

原因。只有人明白了自己在不同关系中的位置和责任，人才能自觉养成道德品行，从而成为一个有道德、

守规矩的人，才能在繁复的社会之中寻得个人的安身立命之道。 
而在教育的具体操作上，孔子则强调教育内容的多元化。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孔子以《诗》

《书》《礼》《乐》教”。孔子十分重视六艺学习对个人修养的重要性，故常教导弟子当“志于道，据于

德，依于仁，游于艺”[6] (《论语·述而》)。同时孔子也常常关注弟子的学习情况，“小子何莫学夫《诗》？”

(《论语·阳货》) [6] “学《诗》乎？”“学《礼》乎？”(《论语·季氏》) [6]此外，孔子最为重视的是

道德修养，他常忧心弟子“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论语·述而》) [6]，将

学生品德的塑造视为教育过程当中的重中之重。并希望他的学生都应追求、达到“文质彬彬”的君子的

境界。 
为了培养出孔子心目中的君子，在教学方法上，孔子主张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的教学方法，针对不

同学生的特点与需求，灵活调整教学方式，真正做到了有的放矢。就以樊迟三次问“仁”为例，孔子的每

次回答都因樊迟所处阶段的理解能力而异。首次，樊迟问“仁”，孔子说：“爱人。”[6] (《论语·颜渊》)
正所谓本立则道生，孔子的回答，直击“仁”之核心，为樊迟点明了“仁”的本质；樊迟第二次问“仁”

时，孔子则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6] (《论语·子路》)这一次，孔子

知道樊迟已经理解了“仁”的内涵，所以他从具体行为为导引，教导樊迟于日常当中秉持庄重、恭敬、忠

诚的态度，让樊迟对“仁”的实践有了清晰的认识和方向；而第三次樊迟问“仁”，孔子说：“仁者先难

而后获，可谓仁矣。”[6] (《论语·雍也》)孔子着重强调了行“仁”的过程，让樊迟明白求“仁”之不

易，从而深化了樊迟对“仁”的理解。而当颜渊向孔子问“仁”为何物时，孔子回到：“克己复礼为仁。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重点突出了个人在行“仁”过程中的自主性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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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在孔子这般精妙的教学模式下，弟子们不仅不担忧彼此所学有异，反而愈发谦逊好学。 
因此，孔子虽然在政治上未能一展宏图，但他转身投入教育，通过对人性的思考，提出并倡导以“仁”

为核心的教育体系。其“有教无类”的广阔胸襟、因材施教的教育智慧和丰富多元的教育内容，不仅在

当时培养出了一代德才兼备的贤士，并且还深深地影响了孟子和荀子以及后来两千多年的中华文明。 

3. 孟子的人性论和教育观 

孟子一生都在追随和发扬孔子的学术和品格，也曾和孔子一样周游列国，宣扬仁政。但因所处时代，

君主多追求急功近利的强国之术而与孟子的政治主张不符，致使其抱负无法实现。但亦如孔子，孟子在

政治上受挫后，便转向了教育领域。 
在当时，私学虽然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教育垄断。但由于现实原因，多数平民仍无法接受教育，他

们的思想仍多半被社会风气所引导。在《滕文公下》篇中孟子说到当时的状况，“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

墨”，杨墨之学在当时作为显学流行于世。对此，孟子认为杨墨之学表面上人畜无害，实则正在腐坏人

心，他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9] (《孟子·滕文公

下》)“杨子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

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9] (《孟子·尽心上》)孟子认

为杨朱所宣扬的“为我”观念正在偷梁换柱，以私立篡道义之正位；而墨子所倡导的“兼爱”观念，更是

明目张胆地破坏人伦关系。在孟子眼中，杨墨之学是在教人养成“无君”“无父”的观念，是在教人如何

成为禽兽！因此他将杨墨之学视作扰乱人心和社会的异端邪说。为了恢复社会风气，引导人向善发展，

孟子大力倡导儒家学说，他自信地认为“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9] (《孟子·尽心下》)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明确提出“性善论”，用以应对当时的情况。孟子认为人性之初都

是相同的，即便是尧舜这样的圣人“何以异于人”，“尧舜与人同耳”[9] (《孟子·离娄下》)，只不过

是因为尧舜“乐取于人以为善”[9] (《孟子·公孙丑上》)，然后又善“与人为善”这才使他们成为了尧，

成为了舜，才使他们能够坐拥天下而行王道。其原因，归根结底是因为尧舜先于人意识到人所先天拥有

的道德本性，并自觉地培养、发挥罢了。而对于不能自悟的普通人，孟子认为则应当通过教育让他们明

白自己原有的道德本性，从而自觉地走上尧舜之路。 
那为什么孟子以善来定义人性呢？“因为孟子实证了人性之善，实证了人格的尊严，同时即是建立

了人与人的互相信赖的根据，亦即是提供了人类向前向上的发展以无穷希望的根据。”([10]: p. 168)孟子

以性善为人类共有的人性基础，再由本善的人性，在社会中构建起伦理准则。人性本善，确保了在人格

尊严层面人人平等，尽管在社会关系中，每个人的地位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可以自信地、从容地参与到

这个社会生活当中。而教育的目的便是要人明白人性本善。 
在孟子的教育体系中，首重“明人伦”，即每个人在社会中，在不同的人伦关系中的定位和责任与

义务，如为父则慈、为子则孝；为君则义，为臣则忠等道德义务。接着，孟子谈及人何以能承担道德义

务。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9] (《孟子·公孙丑上》)每个人生来都具有同情和怜悯他人的本

能，同时孟子认为人还有“恻隐”、“羞恶”、“辞让”和“是非”这四种先天的道德倾向，他说：“恻

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

也，犹其有四体也。”[9] (《孟子·公孙丑上》)这“四端”即人之“善端”，而“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

下”，“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9] (《孟子·告子上》)。 
同时，孟子也注意到了人做恶的现实问题。孟子以牛山之木举例，他说：“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

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中略)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9] (《孟

子·告子上》)牛山原本树木繁茂，但由于遭到人类的砍伐，牛羊的啃食，最后变得光秃秃了。孟子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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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所以不善，就如同牛山一样，因为长期生活在功利、暴力等负面因素下，导致人原有的善端被磨灭

了，这才导致人变得麻木不仁。所以，孟子认为人性本来是向善的，但现实中的恶，是由于后天因素造

成的。但尽管如此，孟子指出这样的人还是有能成为圣贤的可能，就如一粒种子，虽然被冰封了千年，

但只要一灵为泯，就还有成为参天大树的潜质。由此，孟子进一步指出教育对人性养成的重要性，他认

为通过教育能够让人明白伦理关系，同样通过教育可以防止人受到不良环境的影响而丧失善性，并引导

个体扩充和发展这些善端，将先天的道德萌芽转化为实际的道德行为和品质。 
孟子发挥并说明了孔子的教学主张。他认为在教育中，教师的质量决定着教学水平和学生能够学到

多少东西。首先，孟子对教师做出了说明，“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9] (《孟子·尽

心上》)，孟子认为好的教师应像高明的射手，拉满弓却不轻易发箭，做出跃跃欲试的示范，从而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其次，孟子认为学生“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才)者，有答问者，

有私淑艾者”[9] (《孟子·尽心上》)。即学生与学生之间，存在着个体差异，教师应该考虑到现实中学

生的个体差异，从而循序渐进、因材施教。除却对老师的要求，同时，孟子对于学生也有着一定的要求，

他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9] (《孟子·尽心下》)孟子认为学习是一个精益求精的过程，

要学习经典，但不把经典当作绝对的权威而不假思索地相信，孟子认为学生得具备起码的判断是非的能

力；其次，孟子期望学生们都应该要“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9] (《孟子·离娄下》)。不要仅仅

满足于知识的表面接受，而是养成自己独立思考的习惯，做到理解和掌握知识，进而达到自得的境界；

最后，孟子指出在教育过程中，不论教师多优质，都只是外在因素，真正要学到东西、学会东西、学成东

西还需要靠学生自己，只有学生养成了“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的态度[9] (《孟子·离娄上》)，才

能学有所成。 
孟子以人性本善，作为普通人可以自觉接受道德教化和礼乐法度的原因，将整个教育过程描述成帮

助他们取回本属于他们，但却丢失了的本心、本性，这一理解十分适配普通人的心理。在现实中，孟子

一面游说统治者，以满足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另一面，宣扬道德教育，希望百姓可以自觉地遵循

社会道德准则，维护社会秩序，孟子尽自己所能，最大程度地为普通人追求生存的权力。此外，孟子最

希望的还是能够通过教育，唤醒人性，提升人生的价值追求，让每个人都可以自觉地的道德实践、磨练

身心，养成“大丈夫”的理想人格，实现“穷则独善其身”和“达则兼济天下”的内圣外王的儒家政治理

想。 

4. 荀子的人性论和教育观 

荀子之时，已处于战国末年，秦国通过一系列变法和扩张，实力远超其他诸侯国，大一统趋势日益

明显。受当时集权趋势的影响，荀子在继承和发展了孔孟的绝大部分思想基础上，吸收了其他学派的思

想，试图建立起一套符合儒家思想的礼法制度。但和前两人的命运如出一辙，他的政治梦想也不出所料

地落空了。 
荀子在孔孟的人性论基础上，提出了“性恶论”，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11] (《荀子·性

恶》)。荀子说：“性者，本始材朴也。”[11] (《荀子·礼论》)“性”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是未经

后天人为加工和改造的本能，如同未经雕琢的原木，质朴天然。其中，人性有三方面，第一就是人自然

的感知能力，如“目可以见，耳可以听”[11] (《荀子·性恶》)；第二是生理欲望和好逸恶劳，他举例：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11] (《荀子·礼论》)“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鼻

欲綦臭，心欲綦佚。”[11] (《荀子·性恶》)；第三是人格的可塑造性，“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而

荀子在对人性的思索时，往往更加关注第二方面。例如，《性恶》篇中“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

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荣辱》篇中“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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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而恶害”。因此可知，在荀子看来，人和动物在自然性上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凭借知觉能力生，都具

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因而和动物一样，每个人都拥有追求生理欲望和利益的自然权力，且这种权力本身

是合理性。然而，社会资源毕竟有限，而人的人口规模之大，加上欲望的无限，如果每个人都想满足自

己的欲望，而不断地向外索取，那么必然会发生“求而无度量分界”的情况，而这种情况所导致的结果，

就是使社会走向争夺和混乱。人为了满足自然本性，而破坏了赖以生存的伦理关系和集体生活环境，最

终使得所有人都被恐惧和不安所笼罩。 
荀子基于对人性的观察，提出了“化性起伪”的教育观。荀子说：“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

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11] (《荀子·礼论》)在自然本性的基础上，通过后天的努力、教化、学

习和实践，“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11] (《荀子·礼论》)荀子认

为，因为普通人常常受到自然本能的驱使，无度地追求个人欲望的满足，当欲而不得时，便会导致“求

而无度量分界”的情况出现，而最终演变成争、乱、穷的糟糕社会局面。为了防止因个人欲望而发生争

夺，所以由圣人制定礼仪规范和各种社会制度，来约束人情，引导人民。由此，荀子从性恶论阐明了礼

制的必要性，通过礼的作用，使人在于社会的互动中，养成人伦观念和道德品行，实现“子之让乎父，弟

之让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11] (《荀子·性恶》)的和谐状态。 
同时，荀子的“礼”，不仅是教育的，而且还是社会的普遍准则。然而，一个良好的规则，必须配合

好的执行者来贯彻实施，执行者能否以身作则，这依赖于个人的道德自觉，这直接关系到规则能否有效

的实施。然而，在荀子思想中，他认为人的自然本性是倾向于好逸恶劳、趋利避害的。因此，圣王才制定

了“礼”，旨在限制人的欲望，实现资源的合理分配。由此不难看出，礼是那些先知先觉者，在大众许可

的前提下，为了防止普通人因顺遂人性而向恶的方向发展，而建立起来的强制性准则。可并不是人人都

是圣贤，当“礼”被确立并应用于社会治理后，后来的执行者或许并不需要具备多么高尚的道德品行，

便可运用既有的礼来治理社会。届时，执行者还会自觉遵守道德规范吗？还能公正地发挥“礼”在社会

治理中的作用吗？同样，正是由于普通人难以自觉遵守道德原则，所以圣王才设立以消减人欲为目的的

“礼”，对于那些原本就难以自觉遵守道德原则的普通人，这样一种基于限制人性而构建起来的“礼”，

真的能激发他们的道德观吗？真的能让他们自觉地实践道德行为吗？要知道，道德修养归根结底依靠的

是个人严于律己的态度和行为，需要个人的自觉践行。当荀子在其理论根源上否定了普通人自觉向善的

可能性，而将个人实现道德和社会恢复秩序的可能性，归功于强制性的“礼”时，这个体系便注定存在

扭曲之处。 
荀子试图从现实角度解释对人性的管控和教导对于社会治理的重要性，但显然他对于孔子“性”和

“习”的思想并没有孟子那么深刻，即便他强调了“义”的重要性，但在他所描述的强制性的“礼”面

前，“义”就显得是那么苍白无力。因此想要通过外在的“礼”来引导普通人实现道德品行的养成，从而

让人自觉地遵守“礼”，最终实现社会和谐和稳定显然难以实现。然而，当“礼”成为社会的强制性准则

时，“礼”的作用让普通人不得不遵守社会规则和制度。而在这种状态下，社会表面上看着十分稳定，但

社会心理早已被扭曲，社会道德已然被遗忘。随着后世的统治者不再重视德性的养成，甚至道德失位与

刑法上位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了。这点在荀子的弟子韩非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韩非说：“凡治天下，

必因人情。人性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12] (《韩非子·八经》)
韩非直接将荀子关于人的自然本性有向恶发展趋向的思想直接改造成性本恶，从而顺理成章地把荀子的

“礼”制变成了“法”制，再利用人趋利避害的特点设立赏罚之法，彻底将德性丢出他的“法”制社会当

中，个人德性对于社会治理并不重要。换句话说，他的“法”制社会里，没有留给德性的位置。因此，后

世批评荀子违背了孔子和孟子的思想，脱离了儒家正统也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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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结 

在孔子、孟子和荀子，他们在人性及教育问题上有诸多的异同。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三者在教育目

标上都追求培养君子人格，但在人性基础和教育方法上存在差异。孔子的教育观较为中道，孟子侧重内

在德性的开发，荀子则强调外在规范的约束。这些思想对当代教育仍有重要启示。并强调后天教育对个

人成长的重要性，都将道德教育置于教育的核心地位，同时，认为在教育过程中，师长有着言传身教、

以身作则的责任和义务，而教育的完成则全靠学生自学和自省。但由于孔子未对人性善恶作明确判断，

使孟子和荀子得以双向发挥，提出了性善和性恶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性论和人伦观。孟子以人性本善，将

道德教化和礼乐法度视为对人性的解放，认为人伦关系中的道德规范由人先天善端扩充发展而来。相反，

荀子因人性恶，其善者伪也，强调利用道德教化和礼乐法度束缚人的自然本性，并认为人伦关系中的道

德规范是通过后天的学习和教化，并非人的本性自然如此。诚如冯友兰先生在他的《中国哲学简史》中

所说，孟子偏于理想主义，荀子偏于现实主义。但即便如此，孟子也有许多现实的立场，只不过他偏向

于从价值角度说明问题；而荀子也有许多理想主义，然而由于现实的需要，他更多地表现出务实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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